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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发现梁家有一个

好去处，那花园深处居然有
一个偌大的网球场，雪白的
球网再配上碧绿的草坪，真
让他喜出望外。梁九拿着球
拍跑到那球网的另一边，她
突然隔网发球，打得张学良
一个措手不及。

这以后，张学良仍要求
何世礼陪他来梁府，有时看
画儿，更多的时候是与堪称
对手的梁九小姐在网球场上
对阵。几天下来，张学良倒是
通过打网球越加认识了梁九
小姐。她的性格是温婉柔顺

中隐含着机敏与刚烈。
这样，张学良就渴求不

断和九姑娘见面。只是他身
份特殊，经常出入商界人物
家中，恐有流言蜚语；再说九
姑娘毕竟是尚未出阁的待嫁
姑娘，所以张学良便自我收

敛，他只能利用在天津社交
场合设法和她见面。例如蔡
公馆的家庭舞会，有时就是
他与她见面的最好时机。张
学良尤其喜欢梁家九姑娘轻
盈飘逸的舞姿，而梁青竹则
对张学良的文韬武略越加敬

佩。只是当她想到张学良家
中已有妻室时，梁青竹就放
弃了蔡公馆的舞会。
“汉卿将军，请你不要再

和我开玩笑好不好？”张学良
在见不到梁九小姐的时候，就

会回忆起与她的最后一次见
面。那是一家咖啡厅，他与她

一边听外国音乐一边喁喁细
语。那是个难忘的夜，天津城
里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温馨的湿气。他与
她喝咖啡时，九姑娘不知何故
忽然问起了他的结发夫人于
凤至，张学良竟以开玩笑的口

吻说：“我的事，于凤至管不
着。”梁青竹正色盯着他，郑
重地说：“她是你的太太，你
为什么说她管不着呢？”

张学良说：“不错，于凤至
确是我太太，可我并不爱她。
因为这是父亲包办的婚姻，再

说，我和她订婚时父亲就对我
说过，你结婚后在外面可以找
可心的人。所以，我有权另找
我心中最爱的姑娘。”

不料她竟神态郑重：“汉
卿将军，请你不要开玩笑，好
不好？你是让我做你的姨太

太？还是做你的情人？”
张学良怔在那里了，他

做梦也没想到梁青竹的眼神
会那样严厉。半晌，他盯住她
的眼睛问：“九小姐，你到底
喜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梁青竹的

语气郑重而认真，她似乎已
经从张学良的眼睛，看透了
他的内心世界。梁青竹对张
学良含情脉脉地说：“可是，
我有我的条件。因为我是个
认真的女人，你要真想娶我，
我就嫁给你。但你千万不要

跟我开玩笑啊！”
张学良愕然怔住了。他理

解她的语意，梁青竹和他在一
起的条件是：嫁给他而不是同
居或做他的情妇。既然如此于
凤至又该如何处置呢？张学良
一时全无主张，他很想在妻子
之外另寻一位心心相印的女
友，然而如果以和于凤至离婚

作为代价，张学良是无论如何
不能从命的。

张学良沉吟不语，双眉
痛苦地紧锁在一起，好一阵，
才说了一句话：“九妹，请你
不要急，让我好好想一想。这
样的大事，我是要认真考虑

以后再告诉你的！”
他见她把眉眼低垂下

去，眼中泪水已经流淌下来，
只是她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的
眼泪。这自重自强的女孩子，
第一次当着张学良的面流泪
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见不

到梁青竹了……
张学良为见不到姿容清

丽的梁青竹而深感痛楚。他
为见九姑娘一面，绞尽了脑
汁，想过种种办法，可是，梁
青竹再也不肯赴约。

就在张学良准备寻找机

会再与梁家九姑娘会面的时
候，奉天忽然发来电报，张作
霖催促张学良火速统军杀往
河南。军令如山倒，张学良不
敢迟疑。儿女情长，在一位肩

负军事使命的将军面前，毕
竟显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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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传媒的股价沉寂了

一段时间之后，又展开了新
一轮飙升。社会上都在流传，
安吉业绩将大幅增长，每股
收益可高达六毛钱。各类媒
体的财经专栏均对它好评如
潮，什么绩优高成长股啦，具
有高送转潜力啦，外资并购

概念啦。它的股价很快就上
升到了五十元区域。

五十元的股价，六千万的
流通盘，钱彪说要想让股价更
上一层楼，就得加大资金投入
力度，绝对控盘。而由于房地
产项目占着他不少资金，他现

在在股市上的头寸有些吃紧。
他向张吉利提出要求：把与美
国合作的那个项目上的两个
亿借给他，他只用两个月，炒
上一把就出来，保证收益率达
到百分之二十。

借用项目资金的事遭到

丘子仪坚决反对。理由很简
单：“委托理财我管不着，可
与美国合作的钱必须专款专
用。”这是他主管的项目，况
且，在美国的时候托马斯先生
曾就资金使用问题专门语重
心长地有过嘱托，他也拍着胸

脯承诺了。岂能现在钱刚一打
过来，这边就立刻变卦？

张吉利不以为然，说你
这人怎么这么拧巴，钱闲着
也是闲着，让它下下崽儿有
啥不好，不就两个月嘛，也不

会耽误项目使。
此刻的丘子仪倔得像头

驴。挪用资金炒股最后输掉
裤子的事他见多了，国内国
外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不行
就是不行，多大的利都不行，
没什么好商量的。

张吉利被噎得说不出话
来。公司里还从没有谁敢这么

顶撞他呢，眼前的这个人若不
是一块儿长大的发小，若不是
人品还算让他服气的丘子仪，
他早就拍桌子瞪眼了。

丘子仪见张吉利一脸愠
色，像是真急了，心中不禁有
几分不落忍，自问是不是做

得有点过了，自己在公司里
的身份，毕竟还是打工的。但
是他转念一想，现在已经不
仅仅是他对不对得起张吉利
的问题了，公司早已上市，外
方也已投资，除了张吉利，他
还必须面对公众投资者，面

对托马斯先生。毫无疑问，任
何事情都有底线。

随后，丘子仪把这件事
汇报给了冯建设。冯建设在
会上敲打了张吉利一通，说
还是丘子仪做得对，风险控
制最要紧，这事听小丘的，以

后合资项目上的资金，实行
双控，只有见到张吉利和丘
子仪两个人的共同签字，才
可以动用。

丘子仪仍有几分不放
心。为了稳妥起见，他又专门
给托马斯公司发了封电子邮

件，要来了托马斯先生的亲
笔授权，然后拿着冯建设的

指示和外方的授权，通知财
务部经理林小琴：美国项目
的钱，任何人一个人签字都
不算数，没有他和张总两个
人的联合签字，谁都不准动
一分钱。他相信，只有通过这
种极端的措施，才能治住张

吉利他们乱挪资金的毛病。
这件事情弄得张吉利极

为恼火，你丘子仪也太张狂
了，这个公司究竟谁是老板？

钱彪则火上浇油：“他以
为他是谁呀？没有你张总哪
有他今天？我说你也是，吉

利，你是养狼专业户啊你，怎
么净养些子白眼狼啊。”他和
张吉利、刘丽丽刚刚在绿茵
场上打过一场高尔夫，此刻
正在俱乐部的餐厅里吃自助
餐。没聊两句，话题就转到了
丘子仪的越权之举上，令张

吉利心里添堵。
委托理财之事张吉利绝

不想就此打住。平心而论，风
险该防范还是要防范的。张
吉利知道公司里的人只有子
仪是在真心帮他，可是越过
他找他的顶头上司，不同他

商量就索要外方的授权，还
与他争夺项目资金调用的签
字权，这无论是在商场还是
在官场，都是犯大忌讳的，要
不是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
上，他早让这个不知天高地
厚的家伙卷铺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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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人们在健康方

面最担心的是什么，相信许
多人会回答“癌症”。癌症
可以说是美国人的第二大
杀手，而且它可能很快就会
超过心脏病而成为第一大
杀手。癌症是可怕的，可以
说它反映了你身体的衰老，

特别是你免疫系统的衰老，
更严重的是，它可能反映你
的免疫系统无法再帮助你
抵御疾病。当然你也有办法
让自己免受癌症带来的痛
苦，那就是提前采取行动，
让你的免疫系统强大起来。

STUVW&XWYZ

癌症是我们 DNA———

细胞中含有我们生长和发育
的所有信息的物质———的一
种疾病。在卵细胞和精子融
合的一瞬间，你就从父母那
儿继承了最初一组 DNA
（父母各一半）。这一DNA
将决定你眼睛的颜色、身高，

以及你一生的成长和生理变
化。我们的每个细胞都有完
全相同的 DNA组，我们成
长过程中该 DNA随每次细
胞分裂而被复制。

简而言之，有两种不同
的细胞：性细胞和体细胞。性

细胞是我们的生殖细胞：女
性的卵细胞和男性的精子。
人体内的所有其他细胞都是

体细胞，它们构成了人体的
99%以上。体细胞是活动的

并且不断改变着的细胞：它
们生长、分裂、死亡。只要你
活着，你体内的细胞就持续
不断地更替着。你一生中几
乎所有体细胞———大脑和神
经细胞除外———都会被替代
数千次。比如你的胃组织，几

乎处于不停歇的细胞分裂状
态，每一天都会产生新的细
胞。全身这么多次的细胞分
裂持续发生，很可能会偶尔
出错，也就是变异。多数癌症
源于体细胞变异。

幸运的是，大多数这种

变异不仅不会致癌，而且对
我们完全没有影响。它们不
在含有活跃基因的 DNA部
分中发生，或者它们不干扰
基因功能，又或者人体会修
复它们。相反，致命变异极
其严重，会立即杀死细胞。

这样，变异也随之消失不会
传递下去。大约99.9%的变
异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之一。

然而，除了无害变异和
致命变异以外，还有一种是
致癌变异。正是这些罕见的
致癌变异让细胞开始不受控

制地生长和分裂。你的体内
有一个控制系统，可以让你
的细胞数量基本保持稳定。
管理这个过程的基因是细胞
周期基因，因为它们告诉细
胞何时该分裂，何时生长，何
时再次分裂。这些细胞周期

基因中有一些就是之前提到
的校对基因：在复制时扫描

基因，确保没有变异。如果有
了变异，校对基因要么修复，
要么杀死细胞。这些细胞周
期基因和校对基因中的一些
也叫做癌基因（致癌的），因
为这些基因中的变异与癌变
有关。如果某种本该让细胞

停止生长的基因无法正常工
作———就 是 说 发 生 了 变
异———那么细胞就会不受控
制地生长，以远远超过正常
的速度分裂。更糟的是，其子
细胞也获得了变异并且也不
受控制地生长。这种结果成

倍增加，不久就会有大量快
速分裂生长的细胞，就成了
肿瘤、癌症。

幸运的是，你的身体通
常可以识别异常细胞，并且
在它们带来危害之前就摧毁
它们。大多数异常细胞由校

对基因和免疫系统清除或解
决。另外，遍布全身的免疫系
统也能摧毁许多癌症前期细
胞和早期癌细胞。我们不知
道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然
而免疫系统毕竟也不是十全
十美的。它不能每次都识别

癌细胞，因为癌细胞会发出
信号，分散免疫防御系统的
注意力，或者隐藏自己。

众所周知，免疫系统更
健康的人们患癌症的概率
更少，而那些细胞癌变之前
也常常会被人体清除。

[\]UE^_@M

曾经沉睡的电信业，竟

然出现了一桩接着一桩的
惊险的恶意收购。兴风作浪
的正是一切皆有可能的股
票市场，让人突然联想到影
片《门口的野蛮人》。一家
由体操老师经营的小公司，
扶摇直上，只用了短短的4

年时间，就和老牌的贝尔母
公司平起平坐。世通公司的
例子表明，曾经是一摊烂
泥，丝毫没有吸引力的电信
行业，是如何摇身一变，成
为华尔街的俏女郎的。

此时正值牛市，每个星

期，像安迪这样的股票分析
研究的负责人都会碰到类似
于被枪顶着脑袋的“抢劫”
事件。他们要不要挽留这位
分析师？给他/她的收入翻
一倍值不值？工资、奖金，还
有挑选股票的酬劳等等，在

这些方面支出的钱已经高得
吓人了。比这还要吓人的，就
只有银行家从经手的交易中
所赚到的钱了。例如，1999
年，美林的盈利将会达到26
亿美元，与头一年相比竟然
增长了69％，让人瞠目。单单
投资银行一项，就带来36亿
美元的收入。那一年，钱像是
大水冲来的。

那天晚上，给安迪留言

之后，我不禁开始想，离开美
林庞大的散户销售体系，重

返只对专业投资者服务的银
行是多么愉快的事情。这六

年半，我都在竭力避免与美
林的股票经纪人及他们的客
户正面接触，多半时候是迫
不得已这么做。处理零售，与
代表散户的经纪人打交道，
要占用太多的时间，不仅分
散研究精力，还侵占了本来

可以用来为机构客户服务，
用来争取《机构投资人》评
选的选票的宝贵时间。

我终于明白做散户是不
划算的事。假如经纪人买了
一只股票，而股票走势不错，
他们是不会来向你报告好消

息的；股票要是走低的话，你
的语音信箱、电子邮箱里很
快就塞满了污秽的留言，责
骂股票选得太臭太烂。散户
销售的主要问题在于，我们
的研究报告传递给个人投资
者时，为了便于他们理解全

部被简化了。这不单是美林
独有的问题，其他花费很大
精力关注散户的证券公司都
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经纪

人不关注我们给股票标注的
风险级别，忽视了分散投资
降低风险的必要性。他们只
是孤立地看待我们挑选的股
票，而不顾及美林的投资策
略师的意见。策略师的工作
就是向投资者建议在其所投

资的行业里，他们是应该增
持还是减持，投资者是不是

该把资产组合按某一比例分
配成股票、债务和现金。凡是

给出的告诫，备选的方案和
其他细节，我的机构投资者
都会仔细阅读，认真领会，而
普通投资者却从来不会。

不同经纪人在经历与智
力上也大相径庭。遇上经验老
到的经纪人，散户可能会获得

最高的净收入。出租车司机、
教师积蓄较少，他们的经纪人
往往是那些最年轻、最没有经
验的新手。这些新手通常会
盲从分析师的推选。

所以回到一家单纯为机
构投资者服务的银行，这个

想法对我极具诱惑力。而我
所承受的种种压力使这种
想法愈发迫切。在美林我度
过了将近 7年的美好时光，
但我始终是个现实主义者：
很明显，美林的银行家对我
已经不再那么欢迎了，跳到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可以
给我一个新的开始，以便让
我依旧留在这一行业中，度
过退休前三年半多的时间。
不过，在美林的工作竟然以
这种方式结束，让我很伤
感。好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

顿的门及时为我打开了。
我得承认我感到意外，

感到些许失望。不是因为
别的，而是因为自尊心受
到了伤害。这场游戏还是
有一定限度的。我想，一切
都结束了。


